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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蒙古语诗歌创作来说，2011年是一种特殊年
份，有探索、有反思，也有焦虑和期待。诗歌是蒙古
族文学中的重要体裁，诗歌可以说是蒙古族全民最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

从作者、文本、艺术探索方面看，文化认同、现
代经验、叙述主义是 2011 年蒙古语诗歌的三个主题
词。

文化认同：诗人共同体
身份来自于文化体系。当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中，文化认同是蒙古族诗人共同体的重要纽带。老、
中、青三代诗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进行诗歌创
作，讴歌时代主旋律、反映社会生活，反思人生、宇
宙、万物的关系，谱写着艺术传奇。这个时代，诗歌
越来越担当起了医疗的、宗教的功能。

虽然每个诗人感悟世界、把握世界、书写世界的
方式、视角不同，每个人的诗歌观念、审美追求、艺
术风格不同，但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关注的现实是
相同的。因此，诗人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共同的追
求、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价值标准。换言之，三代诗
人的精神纽带尚未隔断，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依然发挥
着重要作用。而诸多诗人共同关注的则是文化生存。
因为，文化具有强烈的收编功能和凝聚民众情感的能
力，并向特定方向引导。

从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看，文化认同成为了
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诗人们以不同视角、不同风格
的文本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土著文化自然成为了2011年诗人们备受关
注的诗歌话语和诗歌主题。如老一辈诗人阿尔泰的

《寻找成吉思汗》、勒·敖斯尔的 《八骏颂》、苏尤格的
《八骏之歌》 等作品，以不同视角书写成吉思汗和八
骏，讴歌了永不破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众所
周知，成吉思汗和八骏是富有文化气息的精神密码，
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现实的困境和工业文
明的冲击下，重构民族文化自信，唤起民众的文化认
同，诗歌担当着重要角色。文化主义、共同体和地域

（故乡） 是相互关联的话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
在蒙古族文坛上相继出现了文化小说、文化诗歌和文
化散文，受到民族读者的青睐和好评。

现代经验：复杂与骚动
书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困惑、内心世界的

作品，在2011年蒙古语诗歌中占居着重要比例。社会
转型、文化变迁、现实困境，逐渐冲击着现代人的精
神堡垒、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审美追求，一切仿佛

在被重新设计、从头再来的过程中。求变，成为了时
代的一种标签。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蒙古语
诗歌着力表现复杂、不安、骚动的现代人的社会心
理，记录着时代变迁。蒙古族正在经历着社会现代
化、文化变迁的转型时期。

诗歌是生命的密码、社会的敏感神经。现代人的
现代经验，在不同诗人笔下有不同的表现。如特·思沁
的 《诗歌的微笑》 一诗，是探索宇宙之源、万物之
缘、人生真谛的作品。无限的联想、自由的跳跃、另
类的表达方式，让读者深思冥想。特·思沁是富有探索
精神的先锋诗人，他追求的是熟悉世界的陌生化表
现。从这意义看，特·思沁不是抄写世界的诗人，而是
发现世界、创造世界的诗人，他寻找着宇宙万物的内
在联系。道日那腾格里的 《东京，不相信诗人的谎
言》 一诗，描写了文化碰撞中的大都市生活，抒发了
现代人的复杂、不安情绪。通篇跌宕起伏、气势磅
礴，内容庞杂、氛围浓重，表现了诗人对宇宙、人
类、文化、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深刻的反思。作品有厚
度，有宽度，也有穿透力，是近几年蒙古语诗坛上出
现的一篇力作。海日寒的 《草原深处的盛夏》 一诗，
以精练的语言、深刻的思想、浓郁的情感，塑造了完
美的艺术世界。该诗虽然书写草原深处的盛夏，但诗
人思考的是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以不同方
式发现世界、书写现代经验成为了他近几年的诗歌追
求。宝音巴图的 《晚点的火车》 一诗，以冷漠的叙述
方式，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晚点的火车，隐喻
了现代人的现实生活。诗人在冰冷的氛围中叙述了现
代人的焦虑、迷茫、不安以及无止境的等待，一切不
在原有的规定和期待中出现，相反，一切在无规则、
无章法中延续着、存在着。人世间没有承诺，也没有
可循的真理，现代人都是等待戈多的人。

现代经验，以复杂、不安、骚动、冰冷甚至荒
诞、灰暗为特征，有别于前工业社会的人生经验。随
着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蒙古语诗歌审美客体正发
生着变化，即从传统社会经验的书写向现代社会经验
的书写转变，从田园牧歌的抒情向都市喧嚣的叙述转
变，从简单、温馨、舒缓的审美品格向复杂、多变、
冰冷的审美品格转变。

叙述主义：一种可能
在抒情诗中如何处理现代经验，如何运用新的叙

述手法，是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的两条探索路径。蒙
古语诗歌中叙述主义的盛行，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
入和现代经验的书写有关。

其实诗歌是抒情类文学，抒情是它的基本表现手

法。但在诗歌中要表现复杂、不安、骚动、冰冷甚至
荒诞、灰暗的现代经验，抒情手法的确力不从心，很
难完成。另一方面，能用抒情方式表达出来的平和、
舒缓、温馨、优雅的心情，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所剩无
几。综观2011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以叙述方式，或
者冷抒情方式，书写现代经验的作品不少。如乌顺包
都嘎的 《从死亡般的睡梦中醒来》 一诗，以议论、叙
述手法，书写了人世间消极、冷漠、灰暗的一面，表
达了现代人的复杂经验。该诗放弃了抒情，选择了议
论和叙述。齐·那顺达来的《乡村小路》一诗，也放弃
了抒情，运用叙述手法，以描写乡村小路的过去与现
在，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带
来的种种变化。抒情诗中的叙述有别于英雄史诗和小
说中的叙述。前者属于内部世界的叙述，后者为外部
世界的叙述。

当下蒙古语诗歌创作中有三种表现手法，即抒情
手法、议论手法和叙述手法。三种手法与诗歌中描写
的情、思、境有关。如抒情主义是遵循情感的逻辑、
规则、特点来书写世界，这类诗歌中抒情是基本的表
现手法，诗人追求的是情感的抒发。议论主义是遵循
思想的逻辑、规则和特点来书写世界，这类诗歌中议
论是基本的表现手法，诗人追求的是思想的表达。叙
述主义是遵循现实的逻辑、规则和特点来书写世界，
这类诗歌中叙述是基本的表现手法，诗人追求的是现
实的展现。但是某个作品中混合运用抒情、议论和叙
述手法的现象居多。韦勒克、沃伦在其 《文学理论》
中，把诗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所谓主观诗人
就指抒情诗人，推崇抒情主义的诗人；所谓客观诗人
就指叙述诗人，推崇叙述主义的诗人。叙述主义，虽
然为诗歌内容的扩展、张力以及处理现代经验提供了
一种可能，但是损毁了诗歌的崇高性、音乐性和情感
色彩。

回顾 2011 年的蒙古语诗歌创作，可以说成绩斐
然，力作诸多，乡村写作、都市写作共存共荣，特别是
网络诗歌的异军突起，给民间话语权以及新民间文学的
崛起提供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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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现代经验与叙述主义
——2011年蒙古语诗歌的关键词 □满 全（蒙古族）

新年伊始，一套精美的书籍——《石一宁自选集》（文
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摆上了我的案头。淡雅大方的装帧把
我引进了色彩斑斓而又充满书卷气息的内文之中。这套
自选集分为评论卷《走向文学新天地》与散文随笔卷《湖
神回来了》，反映了壮族作家评论家石一宁写作生涯的一
个侧面。细细品读，深深感到这部自选集，是对新时期文
学的一个独具视角与个性的见证。

在此之前，曾经读过石一宁的一些叙事与抒情散文，
深沉细腻，浏亮通畅，几乎篇篇都是一个美的世界，但展
示的不是华艳浮躁的美，而是看似信手拈来、不着痕迹的
美的呈现。文如其人，自然平易，真诚坦荡。他的作品，远
离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是思想的涵蓄，也是性情的流
露，因此为读者所倾心。

石一宁曾多年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工作，从作家作
品的评论到对当代文艺创作诸多现象的研究，他都发表
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观察视
角、思维方式、文笔手法各不相同，然而二者又互动交融、
相辅相成。石一宁是作家与批评家兼而得之。作为文学创作者，他有理论家逻
辑思维的深刻性。作为文学批评者，有着形象思维的宝贵体验，不仅成就了自
己，也让不少写作者深深受益。他是用心血浇灌着自己的作品，两卷自选集作
品正是他多年来心血的结晶。

散文随笔卷《湖神回来了》充满诗意的书名，是对全书既流贯诗情，又充盈
理趣的风格特色的极好概括。其中一部分内容，反映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
今，作者走访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大家，将见闻与感触成文，将他们的生活
轨迹和心路历程，展示给读者。作者所写的这些文艺名家颇有代表性，在某种
程度上映现出新时期文坛艺苑的一个侧影。文如其人，书如其名，在浮躁的当
下生活中，读一读这样的散文随笔，是美感的享受，性灵的洗涤。

评论卷《走向文学新天地》辑录了作者对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作品的评
析。无论是享誉文坛的大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新秀，他都以一个文坛同道者的
真诚，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剖析精辟。从不虚意奉承，更
不恣意棒杀。或正面铺陈，或横斜逸出，褒贬宽严适度，行文从容不迫，真知灼
见动人心弦。这是其文学评论的特色。

这本自选集两卷50多万字，只是从作者创作与评论作品中筛选出的一
部分，这也体现了作者坚守精益求精、质量至上的高标准和对读者认真负责
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人可以期待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读到作者更多的锦绣
篇章。

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
似乎正被铺天盖地的时尚和新
潮所席卷。当人们过度依赖于网
络、微博和影像，一味沉浸于高
技术、快节奏、高效率的时候，以
诗歌为精神内核和重要表征的
文学艺术，看似越来越边缘化，
被世俗世界遗弃了。然而，一个
成熟的社会，必然要在其革新的
阵痛中，历经原有文化系统的结
构整合与分化，必然要在传统与
现代的碰撞以及文化创造的过
程中，展开对人类精神特质空间
的深层追问与探寻——人作为

精神存在的境界与道悟、信念与情感，将成为调节
社会公众与个体生命交融及自我生长的一剂良方，
在不断前行中发掘出回归本源的价值。在这个意义
上，诗歌的被边缘化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边缘化，
恰恰是诗歌存在的一种气度和状态。诗歌本来就不
该在社会视野的中心，不该在世俗喧嚣的旋涡里，
附和某些所谓的思想主题，表达某些物化的欲念。
诗歌，是构成社会文化基石的精神底线，是生命个
体精神旅途中的抒怀，是人的精神向往与心灵归
宿。

当我读到侗族诗人吴基伟的诗集《踏歌行》时，
更加坚信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基伟出生在贵州
天柱县一个偏僻的侗族山村，1994 年大学毕业
后，从三线企业的一名钳工干起，经过十多年基
层企业管理岗位的历练，最后调任重要岗位，丰
富的履历和突出的业绩促成了他人生轨迹的跃
升。在我与吴基伟的接触中，我常常强烈地感受
到他与生俱来的诗性与真挚，感受到他超凡脱俗
的那一面。尽管他的工作性质很繁琐，他也十分
投入那份肩负责任与使命的事业，但他的生命中
好像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文学，没有离开过审美的视
界。

吴基伟曾向朋友们讲述，他的家乡是个只有
40 多户人家的村寨，很早以来家家户户都非常重
视孩子的教育，几乎每家都培养出了大学生。他们
村子里，过年时每家门口的春联内容都是自家编撰
的，并且常常是家中的小学生写的，虽然写得有点
歪歪扭扭，却别有一翻趣味。那时每到春节，走村串
户拜年的时候，父母就会让他拿个小本本，抄写各
家春联的内容，回家后再细细品读比较，看谁家的

编得精妙。我们侗族常有“诗的家乡、歌的海洋”
之美誉，基伟从小的经历，充分印证了侗族文化
的精髓是浸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深入侗人
血脉的。因此作为诗人的基伟，是一个从出生便
被故土滋养、为文学做了相当多准备的人，这种
准备既是无意识的，又是他后天专注和用心的
必然因果，使他炼就了一种把握日常生活细节、
传达灵动审美诗意、张扬生命永恒寓意的能力。

在我的阅读中，对基伟《踏歌行》里印象最
深刻的作品，当属《旅途》：“为了更好地仰望/我
决定向冬天学习/从习惯丰收到静于耕耘/从嚣
张回到涵养/从醉心观赏到愉悦寻找/如同那只
鸥鸟抓住天空的蔚蓝/掠过雨季浑浊的狂野/和
天地自然一起成长”……诗行之间，有种精神的
内蕴在传递，他的“仰望”从选择冬天开始，“丰
收”是基于“耕耘”的付出，是回到“涵养”的“寻
找”。他把自己喻作“鸥鸟”，在天地、自然、和旷
野间飞翔，为的是抓住天空中的“蔚蓝”，其实这
何尝不是自己生命中的精神渴望？

写诗的吴基伟，对这个世界有种与众不同
的洞察力。“我把一只眼，精心/做成瞄准的姿势/看
你，在树与树的守望中/舒展菩提的静默”（《观
寺》），从中我们可依稀看到他对人生思考的哲学深
度与文化厚度；“虽然所有生机，还有希望/都远在
遥不可及的梦境里/枝头的欢娱和盎然绿意/已不
再喧闹拥挤/我还是敬仰你飘落的翅迹”（《春眠》），
这些娴熟精湛的诗句，反映了他的诗歌风格中具有
探险的特色，他期望以一种“飘落的翅迹”的方式，
描绘万物之“生机”，探索虚幻的象征、真实的存在
中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某种意义上，一首好诗的完成，必须首先基于
自我情感世界的深刻体验，基于社会、文化视角的
深刻感悟。在此基础上，诗人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潜
在意识，在知识不断积淀的过程中，按照审美的原
则重新感知并定义自我及世界，并内化为人的精神
旅途的一部分，这时，诗人对事物的独到发现，就会
转化为对诗学系统的整体把握。吴基伟的许多短
诗，就较好地完成了这种转换。“在纯粹的民风面
前/在侗寨悠远的安祥面前/在和谐的天地面前/岁
月旱了，思念就是失火”（《思念》），这样的体验与隐
喻，在基伟的意识中，“晨风”知道，“鸡鸣”知道，“溪
水”也知道；“流淌在血脉里的民族基因/漫过八百
里侗乡/那抹苍翠那片云彩那汪碧波/夜夜入梦”

（《侗寨》），对吴基伟而言，故乡始终是他创作冲动
和生命存在的永恒背景，他的精神游历中，永远与
自己的故土保持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

吴基伟的诗歌，不装腔作势，不做空泛的抒情，
注重将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熔铸于一体，通过自己
的艺术敏感和诗性诉求，使其诗歌文本呈现出丰富
的面貌，读来令人动容。比如一首《江畔》，将一位游
子的那种惆怅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个夜晚/湄
江拥我入怀/……/奔跑的泪光里 我的心/重又植入
故乡泥土的芬芳”；而在《秋语》中，他用撼动人心的
述说，反射着人生事态与自然去从的复杂性，蕴涵着
许多无法言尽的话外之意：“脚下，草丛又一次列队/
开始一季不慌不忙的撤退/而在高处，更高处/树梢
让出天空，飞鸟/落在了缤纷的怀里，惊起/一阵风，
一次一次/把我抱紧，我听见/那些无比空灵的声音/
将无边无际的春天/淹没了”。

当然，吴基伟的人生诗意和精神向往，是永远
不会被淹没的。因为，他“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语），
用诗歌解剖自我、审视人生，他的生命轨迹注定深
深地打上了美的烙印，在精神的旅途中用真挚抒写
和完善生长的诗篇。

有修改空间的好书
——读白族作家李树华长篇小说《漂泊缅甸的日子》

□普 飞（彝族）

民族文学的多彩与繁荣民族文学的多彩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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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张桂芝写纪实文学，也没想到
她写了一位成功的商家，更没想到这部书的
主人公竟是一位回族。最早她说写了一本
书，让我为这书写篇序文，我多少有一点犹
豫。但是当我了解了这三个“没想到”以
后，便欣然遵命了。

我用两天多的时间读完了 20多万字，一
直沉浸在敬重与兴奋之中。读罢，我在电话
里对桂芝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桂
芝！”作为一个回族人，我感激时代造就了一
位成功的回族商家，他的成功证实了我的民
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勇于拼搏并敢
为人先的有创新意识的民族。我也感激桂芝
熬费颐养天年的时日，为表现一个人的命运
与真实人生，表现一个人从小商小贩起步一
跃为著名回族企业家的艰辛历程，为此，她
做了深入的访问，掌握了主人公一生及商海
中起步创业成功的生动素材，熟悉了很多穆
斯林的习俗与生活用语，应该说，她也成功
地撰写了一部具有时代意义和民族特色的传
记文学。

“士农工商，买卖为纲”，“七十二行，商
是桥梁”。这部书的主人公林长景是很多公司
的经理，但在他一长串的头衔中，他总是把

“中共党员”放在最前面，我见过许多名片，
却极少见过对个人身份、职务如此排列的。
张桂芝说：“共产党员”是他心目中最光荣最
神圣的头衔，他认为没有第一个头衔，就不

可能有后面那一长串头衔。
仔细想一想，这里面确实有
着深刻的道理。

我一页页翻阅书稿，企
图找到林长景是怎样从一个
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商
贩，发展成今天这样规模化
的企业群。作者是很智慧
的，她写了林长景所以成功
的诸多因素，例如改革开放
的时代大背景；林长景敢
闯、敢“第一个吃螃蟹”、
敢于担当风险的勇气；在困难重重、不乏陷
阱的商海之中，他那股不服输不气馁不放弃
的韧劲……这些都是当年“下海人”共同具
有的气质，没有上述这几点，他们就不可能
扔掉“铁饭碗”去劈波斩浪。张桂芝独具慧
眼，以不厌其烦的笔墨写了林长景两个字的

“生意经”，即是“诚”与“信”。 所谓成功
的金科玉律，概而言之，不外“德义”与

“诚信”两端；而单从商业领域而言，“诚信
不欺”又在商家伦理与商业道德中处于中心
位置。

从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中，就能看出一个
商家做人和经商的德性。“锦一顺炸鸡”是辽
西的名牌食品，在多个食品博览会上拿过大
奖，声名远播。炸鸡的生意很火，可是利润
却微薄，有时几乎是“赔本赚吆喝”。炸鸡不

是没有扩大利润的空间，有
人给他算过账，只需把一天
一换腌制作料改成一周一
换，就可以增加几成利润。
林长景拒绝了。在他的心目
中，诚信比金钱重要，有时
诚信本身就是一个商家的终
生财富。

我想林长景血管里除了
流着中华民族礼义之邦的血
液外，还有回族人民伦理道
德及伊斯兰教义的熏陶。

我国古代是重农轻商之
国，经商历来被贬为“末
业”，封建王朝一向奉行

“强本抑末”政策；商贸企
业只被视为贩夫走卒、市井
小民的事，正统文人自然不
屑于记述商事，所以流传下

来的实质性、具体性的商贸文字材料很少。
只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活
跃，才渐渐出现了一些有关商贸的书籍，仍
内容乏困，流传不广。锦州历史悠久，商贸
历来发达，是辽西的商贸重镇，但留下来的
文字资料极少，且多为“行商秘诀”一类，
很少记录实业家的兴衰，更无全市或一地、
一家企业整体发展轨迹的记载。当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之际，比较全面地写一个商贸企业
的发展史，为一位商贸企业家立传，其意义
非同小可。或许再过若干年，人们回首远望
这段历史时，会对这本书产生更大兴趣，将
成为研究锦州乃至辽西民族商贸改革开放发
展的一个见证。

因此说，桂芝作此书，或许比一部诗
歌、小说更具有历史价值。

成功的金科玉律
——读《穆斯林之子》 □高 深（回族）

我一口气读完了云南大理州祥云县白族
作者李树华的长篇小说《漂泊缅甸的日子》。

这部 20万字的小说作为祥云作家丛书第
二辑10本书中的一本，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
2011 年 8 月出版。作者的大伯李觐生，即小
说主人公吴温吞，在新中国建立前走夷方到
缅甸谋生，先后经历了走老银厂、缅甸国有
化运动、参加缅共、缅共投降中央政府等重
大事件，后来定居缅甸八莫。他长期来往于
缅甸、泰国和中国之间，为发展中缅友谊做
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至今在缅甸八莫和禾甸
白族地区还有一定的影响。《漂泊缅甸的日
子》 依据李觐生的真实人生，以第一人称

“我”，讲述了以吴温吞为主的那些祥云人走
夷方的各自传奇经历。

祥云人的走夷方，近似华北穷苦百姓闯
关东到东北三省谋生的一种生活出路。祥云
人走夷方，是一直走出国境，在缅甸漂泊、
挣扎、苦斗。《漂泊缅甸的日子》，写出了各
自在缅甸漂泊的际遇。小说描绘了缅甸的地
理环境并展示了那里的异国风情，写了缅甸
的老虎、猴子、大象、寺庙、玉石、和尚、
美女、罂粟，当然也写了在缅甸作战的中国
远征军和在缅甸经商的外国人。

这是一本一看见书名便想看看它的内容
的书。它首先吸引了那些其父辈有过走夷方

经历和当代正经历着打工之路的农民。祥云
县不仅历时上有人走夷方，如今也像全国许
多农村一样也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祥云
县还有以胡子龙等为代表的一群农民作家。
现为祥云县文联主席的李树华的 《漂泊缅甸
的日子》 一出版，胡子龙便召开了一次包括
他自己在内的长篇小说《漂泊缅甸的日子》创
作得失三人谈。参加座谈的三人一致肯定了小
说取得的成绩，他们为祥云作家能够写出这样
一部长篇小说而高兴。当然也指出了小说存在
的缺陷，首先是因为作者李树华原先是写散文
的，现在第一次写小说，散文化的情节太多，主
要人物不鲜明、不突出。再是由于作者可能长
期听了其大伯李觐生讲述缅甸的缘故，作者对
缅甸的有关知识很丰富，巴不得通过小说中的
每个人物之口把缅甸的事情都讲给读者听，以
至让各个人物都讲了一些缅甸的事。这就在小

说中导致记事的堆砌，削弱了人物形象，也妨
碍了情节顺利发展。

三人谈对这部小说得失的分析，我也有
同样感觉。我与他们三人稍有不同的看法
是：三人都认为作者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长
篇，是由于他获得了一个优势性题材。我却
认为这题材给了作者一个恩格斯说的“典型
环境”。有这个典型环境，就要像恩格斯说的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样，应当努力塑造
吴温吞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让其形象活灵
活现又顶天立地的站立起来。

作者对吴温吞的原型李觐生很熟悉，对
缅甸历史的现代的知识也很丰富，如果 《漂
泊缅甸的日子》 有机会再版的话，作者是有
能力把作品改好的。明知作品有缺陷却因为
作者生活积累不足而感到无法修改，那才是
可悲的。有修改空间的书就是一本好书。


